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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晚，“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
彬告诉新黄河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
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
谢家梅。他说，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法院的
告知书，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
明确写着“嫌疑人谢家梅涉及拐卖儿童”。

钟彬是“梅姨”案中多名被拐儿童之
一。今年23岁的他于今年4月正式与亲生
父母相认回家。被找回时他才知道，自己
一岁半时在广东惠州被邻居张维平抱
走，随后转手卖给了绰号“梅姨”的人。对
于当年的事，钟彬已没有印象，被拐后的这
些年，他一直生活在广东河源，2025年中
秋节前，他被警方找到，经过一段时间的
缓冲，于今年4月正式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说起被拐的经过，钟彬说，事发时父
亲正在工作，母亲刚吃完午饭在洗碗，刚
学会走路的他独自跑到院子里，被邻居
张维平趁机抱走，随后转卖给了“梅姨”。

这个细节，成了这个家庭20多年骨肉分
离的起点。

如今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钟彬坦言
生活得很好，也很习惯。对于即将到来
的审判，他语气平静：“这么多年的骨肉
分离，一家人的寻亲和煎熬，实实在在已
经扛过来了。”他说，心里肯定是恨“梅
姨”的，“但相信法律对她会有正义的审
判，她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梅姨”一度成谜
“梅姨”案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期间，多名儿童
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被拐。

其中，2005年1月4日，申军良刚满周
岁的儿子申聪在广州增城沙庄的出租屋
内被抢走，这一事件成为“梅姨案”的标

志性开端。
案发后，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将该

案列为督办案件，成立省、市、区三级公安
机关联合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2016年，
张维平等5名犯罪分子被抓获，张维平供
述所拐儿童均通过“梅姨”贩卖，“梅姨”
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但因真实身份等关
键信息的缺失，多年来，“梅姨”的身份成
谜、长相成谜，始终未能归案。

按照“不查清不放过，不核实不罢
休”的原则，专案组民警采取“内紧外松”
的策略，多年来坚持走访调查、公布模拟
画像并广泛征集线索。

2017年，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
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根据警方描
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时年约65岁，
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
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不排除其就
是该地区人），涉嫌9起拐卖案件。

2019年3月，广州警方请画像专家、退
休警官林宇辉绘制新版“梅姨”模拟画像。

多年来，“梅姨”的画像传了几版。
其间，曾多次有“梅姨”被抓获的消息传
出，但都被警方核实为假消息。不少人
甚至怀疑，“梅姨”是否真的存在？该案
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称，他在“梅
姨”曾长期生活过的增城客运站附近的
城丰村打听，很多当地村民表示，之前见
过“梅姨”这个女人。

2023年4月，该案主犯张维平等人被
依法执行死刑。

2025年，在公安部指导、外省公安机
关的支持下，专案组发现一名叫谢某某
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
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姨”。随后，
专案组将嫌疑人谢某某抓获。经审讯，
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

综合新黄河、新京报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调
查发现，在多家电商平台上，有商家销售
俗称“黄粉”的呋喃唑酮相关产品，尽管
多数商品页面标注“仅适用于观赏鱼”，
但部分客服明确表示“可用于水产养
殖”，并称“不影响食用安全”“使用后一
周再吃鱼”。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斐然
指出，呋喃唑酮作为药品，在供人类食用
的畜禽、水产养殖中全程禁用，但该药品
并未被全面禁止生产经营，依法可合规
用于观赏鱼等非食品动物。

他表示，若商家宣传其可用于食用
水产养殖，可能面临多重法律责任。

记者实测
电商平台可购买呋喃唑酮
有商家称可用于水产养殖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呋喃唑酮”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商家在售卖“鱼
药”呋喃唑酮，瓶身包装相似，但品名为

“速溶黄粉”，呈长条状黄色粒状，售价每
瓶20元左右。此外，还有售价80元每公
斤的散装粉末版本。

在商品描述中，宣称可治疗烂尾烂
身、白点白毛、厌食肠炎等多种鱼病，适
用于鹦鹉鱼、锦鲤、孔雀鱼等观赏鱼。

此款鱼药能否用于水产养殖？记者
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多家店铺，有客服回
应称，该产品是粉剂杀菌药，适用于孔雀
鱼等观赏鱼常见鱼病的预防和治疗，水
产养殖的用药标准和使用环境与观赏鱼
不同，能否用于水产养殖，建议根据实际
养殖品种和情况判断。还有商家表示，
水产养殖涉及食用安全，建议根据实际
情况判断是否适用。

也有部分商家在承认产品中确实含
有“呋喃唑酮”成分的情况下，明确表示

“可以用于水产养殖”。对于记者提出是
否影响食用安全的问题，有客服称“没
事，不影响”，还有客服提示“使用后一周
再吃鱼”。

当记者提及“呋喃唑酮禁止用于所

有食品类水产养殖的相关规定”后，有客
服坚称“放心使用”，有的则改口称“产品
普遍用于观赏鱼，不适合水产养殖”，还
有商家不再回应。

专家分析
呋喃唑酮危害多
致癌、致畸、致突变

公开资料显示，呋喃唑酮是一种硝
基呋喃类广谱抗生素，对大多数革兰氏
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真菌和原虫等
病原体均有杀灭作用。但与此同时，硝
基呋喃类药物及其代谢物可引起溶血性
贫血、多发性神经炎、眼部损害和急性肝
坏死等病症及致癌、致畸等健康危害。

据澎湃新闻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四医院副主任药师骆丽萍介绍，
呋喃唑酮在动物体内会快速代谢为稳
定、难以清除的产物——呋喃唑酮代谢
物（AOZ），并与组织蛋白紧密结合，常规
烹饪无法将其破坏。即便原药已经分解，
其代谢物仍会长期蓄积在动物组织（如肌
肉、肝脏）中。这些代谢物具有致癌、致
畸、致突变（“三致”）作用。还可能通过
胎盘屏障影响胎儿发育；对儿童的致癌
性和遗传毒性可能产生更持久的危害。

记者注意到，早在2002年，原农业部
发布的《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
合物清单》就明确规定，呋喃唑酮等硝基
呋喃类药品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
品及其它化合物，在动物性食品中均不
得检出。

此外，国家药监局2019年2月发布
公告，认为含呋喃唑酮复方制剂存在严
重不良反应，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获益，
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含呋喃唑酮复方制剂
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撤销药品批
准证明文件，已上市销售的含呋喃唑酮
复方制剂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

从食品抽检情况看，已多次查获相
关违规案例。比如，2022年12月，农业
农村部通报，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盛兴
养鸡场养殖并屠宰的2批次鸡肉，检出食
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它化合物
呋喃唑酮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及相关规定。2023年1月，海南省
文昌市王康明养殖户养殖的1批次虎纹
蛙，同样检出该禁用成分。

人贩子“梅姨”真实姓名曝光：谢家梅
“梅姨”案被拐儿童钟彬透露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多地通报牛蛙检出抗生素超标

记者实测：平台上20元可买到呋喃唑酮

新闻回放

8月3日，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分别通报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有媒体报道多家电商平台售卖的牛蛙经检测“抗生素”超标，甚至检出禁

用兽药呋喃唑酮。原农业部早在2002年就明文规定：呋喃唑酮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动物（含畜禽、水产）的养殖全过程。

商家销售的呋喃唑酮瓶装产品广
告界面。 网页截图

记者调查发现，有电商平台商家客
服称呋喃唑酮可用于水产养殖。

网页截图

如宣传可用于食用水产养殖
商家可能面临多重法律责任

针对电商平台商家宣称“呋喃唑酮
可用于水产养殖”的行为，北京市京都律
师事务所律师林斐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指出，商家可能面临多重法律责任。

林斐然介绍，呋喃唑酮作为药品，在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所有供人类食用
的畜禽、水产养殖全程禁用，但实际上该
药品并未被全面禁止生产经营，依法可
合规用于观赏鱼等非食品动物。

林斐然解释，若商家持有《兽药经
营许可证》，仍通过客服渠道宣传可用
于食用水产养殖，就属于擅自扩大兽药
使用范围，违反兽药经营管理规范。依
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可责令
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涉案兽药及
相关工具设备，并处违法经营兽药货值
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同时，商家
对兽药的用途、适用范围作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根据《广告法》第五十
五条，可能被责令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
响，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的，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刑
法》中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或
者非法经营罪，具体要视情节而定。

林斐然表示，兽药属于需取得行政
许可方可经营的特殊商品，电商平台对
入驻商家的兽药经营资质负有审核义
务。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平台“知道
或应当知道”商家销售呋喃唑酮时宣传
可用于食用水产养殖、存在违法经营行
为，未及时采取下架、删除、屏蔽店铺等必
要措施的，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他坦言，实践中对平台追责并不严
格，“有些平台长期存在不告不理的现
象”，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整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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